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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佩玉 

 

個人簡介 

1919 年生於廣州，祖籍潮州豐順。少時就讀廣州市市立六十九小學，初中升讀遠東中學。

畢業後，考進廣州市婦女幹訓班，並加入幹部訓練班，接受軍事及師資培訓。十九歲被派往

兒教院第六院執教。1944 年結婚，次年隨一六零師回廣州，與丈夫在大登當教員。1950 年，

赴港生活。 

 

童年生活 

1919 年，我在廣州出生，鄉下在潮州豐順，後落籍廣州市番禺。小時候，住在小北登峯

路，房子很大，有三廳兩廊。由於爸爸三兄弟沒有分家，我們三十多人住在一起，非常熱鬧。

我有三個大哥、兩個弟弟，還有一個妹妹，共七兄弟姐妹。 

 

我開始讀書，就是念小學，沒有上過私塾。少時我跟爸爸說：「老竇，我想讀書。」1父

親說我想讀就讀吧。他既然同意了，我就可以上學了。當時家裡姐妹多，姐姐沒有讀書，如

果只有我能讀書，則不太公道。後來爸爸決定我跟姐姐一起讀書，不料姐姐認為自己年紀大，

不能再上小學，所以放棄了。最後，我就和弟弟一起讀，那年我十一、二歲，念到約十六歲

才畢業。 

 

小學 

我在廣州市市立六十九小學念書。學校位於小北，是六年制的男女校，很出名的。我們

不穿校服，平時只穿便服，及家裡自製的布鞋。同學皆有一個藍色的布書包，用來攜帶日常

所需，我們也可以在教室的抽屜裡放置自己的物件。至於文具，我們多數會用鉛筆，有時也

用毛筆，但沒有墨水筆。 

 

讀完小學一年級，就直接升上三年級，因為老師說我程度不錯，可以跳班，所以我只讀

了五年小學。小學科目有古文、算術、國語、音樂和尺牘等。我最喜歡算術，後來也成為了

算術老師。六年級時，我讀過英文，學過二十六個字母，中學時又讀過一遍。上體育課時，

我們會打球，多是排球。我活潑好動，擅於運動，喜歡打排球、乒乓球和踢毽子。人家說我

身體好，皆因我運動好。大概六年級時，我們在廣州市運動場進行排球比賽。人家要拿票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老竇為廣東俗話，指父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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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進場，而我們是運動員，不用拿票，非常威風。那次經歷十分難忘，記得評判員王先生很

偏心，對方犯規，他不處罰，反而罰沒有犯規的我隊。最後，我們輸了，很不服氣。當時對

方一起喊口號，感謝王先生偏幫他們──一、二、三，多謝王先生！我們聽到後，十分憤怒。 

 

小學時，我對潘老師和盧老師印象深刻。潘老師教自然科，盧老師則是三年級班主任。

我平時叫盧老師為「肥佬」，但他對我們很好。有一次，我們打乒乓球，我打贏了他，他對我

說：「丁佩玉，我真失禮，打乒乓球輸零蛋給你。」2六年級時，潘老師帶我們全班同學去殯

儀館。那是我小學時最難忘的經歷！我們到了殯儀館，便說：「走了，走了！」潘老師卻說我

們要認識自然，也要知道人體是怎樣的。我看見臥在棺材的屍體，嚇得要死！潘老師很有學

問，他兒子也在我們學校讀書。他兒子很喜歡我，大家曾有兩次書信來往，不過後來失去聯

絡。當時每位老師對我都很好，學習生活很愉快。1935 年，我小學畢業。我們有畢業典禮，

也獲發畢業證書，可惜後來遺失了。 

 

小學畢業後，我跟父親說想繼續讀書。父親說不行，因為不能偏心。母親卻說不用父親

給錢，她會供我讀書。小時候，母親大哥在廣州市沙河掛牌行醫，賺了很多錢，然後把錢到

處掉，母親拾起後，把錢存起來。所以，母親給錢我，讓我到遠東中學讀初中一年級。學校

是男女校，位於小北。中學時，我學會英文，也認識更多更深的知識。但我在那裡讀書時間

不長，對學校感情也不深。 

 

婦女幹訓班 

中一暑假時，我得悉婦女領袖陳明淑的廣州市婦女幹訓班招生。陳明淑是陸宗騏的太

太，而陸宗騏是第四科科長。我們考試後，便可加入幹訓班。那時天還沒亮，父親就陪我去

小北的北院考試，然後在茶居等我。我不記得考試的內容了，只記得考官在面試時問我一些

生活問題。最後，我獲取錄了。我當時大喊：「有了，我有名呀。」父親就說可以了，到時入

班就是。 

 

加入幹訓班的頭兩個星期，我不習慣離家和在外留宿，因而經常哭。至於培訓方面，就

是操練和軍訓，一般我們要穿制服，戴軍帽。到了第三個星期，我們放假回家。一天後，又

回到幹訓班。有一次訓練時，日本仔忽然來了，隊長說：「你們誰跟我北上從軍？」那一年，

我十七歲，滿腔熱血，想為國家、為民族出力。回家後，我把此事告訴父母，父親主張我去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此處未能確定是盧老師或潘老師，按上文應為盧老師，受訪者的記憶是潘老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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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親則捨不得我走。大哥說：「對，很辛苦才把你養育成人，現在說走就走。」大哥這樣說，

是因為他疼我，捨不得我離開。 

 

北上從軍那天，我挽著書包一邊走，一邊回望家人，大家依依不捨。陸宗騏夫婦倆帶著

我們十幾人離開廣州，前往蘆包、英德。幹訓班大概有五、六百人，北上的只有十幾人，畢

竟她們都離不開家。 

 

在蘆包，我們坐船去韶關。我們的關係很好，那時跟著陳明淑，她吃甚麼我就吃甚麼，

她吃雞我就吃雞，她吃鴨我就吃鴨。記得大家還一起吃過果子貍呢。說起來，幹訓班每月有

十塊零五毛的生活津貼，那時候十塊錢已經很多了。 

 

在連縣，我們跟著陸宗騏訓練。記得當地村民喜歡拿著煙斗「咚咚咚」地抽水煙，我們

到村民家裡，一進門就嗅到那陣煙味。那時我只知道日本仔侵略我們，但具體戰況並不清楚，

大家都說日本仔很壞，經常抓「花姑娘」。3戰後我回到家中，姐姐跟我說，很多婦女都被日

本人侮辱過，如果我沒有走，恐怕也會遭害。 

 

我們後來在連縣坐貨車，由於人多，車內非常擠逼，我們只好把行李放在貨車上面。怎

知途中被日軍飛機追擊，貨車左閃右避，如有閃失，就會掉到山坑去。幸好司機技術了得，

貨車終於駛離山坑邊，我們總算逃過大劫，但是貨車不小心撞到公路另一邊的圍牆，有些乘

客的頭部受傷了，要到醫院治理。我比較幸運，不用入院。 

 

往韶關途中，我認識了社會音樂家黃友棣，那時他還沒進兒教院。4黃友棣與趙輝都是音

樂家，彼此很要好。那時，我們和黃友棣一起前往英德，在差不多到達英德的時候，日本飛

機突然投放炸彈，把趙輝炸到粉身碎骨，肢體支離斷折。黃友棣看見他死得那麼慘，整整一

個星期不沖凉、不洗臉。我們可真命大！ 

 

我是幹訓班中班的，畢業後，廣東省李漢魂主席幹部訓練班在韶關舉行招生考試，陳淑

明鼓勵我們去應考。她叫我們離開婦女隊，因為她想訓練新一批婦女。於是，我們分成三隊，

第一隊報考婦女生產組，我們第二隊報考幹部訓練班。那時只要稍為識字便可應考，工作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花姑娘，指年青漂亮的小姑娘。 
4 受訪者表示黃友棣先生在連縣做兒教院音樂老師的時候，她還在李漢魂的幹部訓練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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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是訓練婦女，教她們手工和一些婦女工作。當時婦女並不識字，故要我們教導。 

 

我們考進幹部訓練班後，知道第一中隊是燕塘畢業的女同學。考試時，我們要考常識，

考完就等放榜。放榜時，我們看街上的通告，便知道自己是否獲取錄。那時取錄的，大學生

一隊，我們中學生一隊，還可以按個人興趣，選醫學訓練班或軍事訓練班。我喜歡軍事，就

選了軍事訓練班。那時我離開陸忠祺，到了幹部訓練班。 

 

幹部訓練班 

我們每班約有一百人，幹部訓練班的生活很有規律。早上天還未亮，就有人吹哨子叫我

們起床，起床後要馬上穿鞋子、綁腳綁和摺好被子。吃飯前，要聽哨子的指揮──聽見哨子

響，便吃飯；哨子再響，就趕緊收拾碗碟，不管吃飽沒有。經此訓練，我們逐漸培養了自律

和自理能力，所以日後在兒教院的比賽中，我們總拿第一名。 

 

膳食方面，我們通常會吃大芥菜和米飯。訓練班的糧食還是足夠的，反而兒童教養院的

不足夠。我們要進行軍事訓練，從中認識戰爭和了解日本仔侵略的情況。我們整天在營裡，

一個禮拜放一天假，生活非常沉悶。訓練不算太辛苦，但洗澡問題則令人十分困擾。我們幾

天才洗一次澡，水是冷冰冰的，平日只用毛巾洗臉就算。但我對此很不習慣，有些人不怕冷，

就「咚」的一聲跳進水裡，然後擦身洗澡。當時的日子，就這樣一天一天熬過去。 

 

在幹部訓練班，我對阮戈印象比較深。她是來自上海的女強人，以國語授課，還要我們

速記。最初我不會，就向那些學問好的同學借筆記來抄。那時侯，生活很好玩，也開心！我

們又會到不同的地方訓練，記得有一次在樂昌，最後那次就在連縣，每個地方的訓練都不同。

阮戈是我們在樂昌時的隊長，像她那種主任級和隊長級的人，還要接受訓練。記得她每次去

重慶訓練，都會遲到。阮戈說：「我不能穿裙子，要穿褲子，否則我就會拉肚子啊！」她騙那

些人，讓他們給她穿褲子，但實情是她穿不慣裙子。她長得高高的，而且為人堅強，沒有半

點女人氣質。人家說行軍辛苦，但她還可以拿一塊大石頭，一邊行軍，一邊打拍子給我們唱

歌，真厲害！我們很佩服她，她對我們要求都很嚴格。那時我們把槍放在肩膀上，經常會不

知不覺地掉下來，一旦掉到地上，我們就會被罰。 

 

在訓練過程中，最難忘的經歷是我們經常要把一些人送去打靶。在吹號聲響起後，「嗒

嘀——嗒嘀——」，我們十分害怕。當時不知道為甚麼那些人要被拉去打靶，聽說有些好像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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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抽煙，大膽的同學會走去看打靶，但我不敢看，單是聽到「打靶」二字，就已經嚇死了。

別人回來說給我聽，得知那些人活活地被打死，然後被堆在地上，讓人心寒！ 

  

 我們離開阮戈的訓練班後，被派下鄉訓練婦女，後來再考進李漢魂的幹部訓練班，接受

第二次訓練。一年後，我畢業了，剛好十九歲。李漢魂便派我們去廣東兒教院，過去有很多

同學都被派去那裡，我們算是較遲去的。畢業前，我們接受了一些師資培訓，到了兒教院後，

我們再跟有經驗的老師學習。 

 

兒教院 

我和謝嘉兒一起到兒教院，接手原來由別人負責的工作。我在那裡教了差不多六年書，

李漢魂太太吳菊芳是兒教院院長，辦了十多個規模很小的嬰兒班和幼稚班。當時兒教院有七

間分院，一間在韶關，我則住在南雄的六院。吳菊芳院長身材瘦小，曾與我們見面，但沒有

參與培訓工作。李漢魂曾給我們訓話，他個子小小的，當時身上綁著橫帶，5不綁直帶，因為

他說不到戰爭勝利，不綁直帶。李將軍很厲害，我挺尊敬他！吳菊芳院長說兒教院遵行四個

字──家、校、營、場。它像學校，又像家庭；有營、場，即是軍事之地，又有工廠，可以

織草鞋之類的東西。兒教院有院歌，是吳菊芳創作、黃友棣老師填詞。6我們早上一定唱院歌。

另外，兒教院的粵劇團都很著名，由我們的同事陳魂主理。 

 

我們有五個區，我進了第四區。我教小學二年級，當班主任，專教算術。因為我是新人，

初時要請教其他教學經驗較豐富的老師。我和謝嘉兒很要好，但離開兒教院後，大家便失去

聯絡。她為人斯文，與我不同，不過我們相處得很好，住同一間房間。我們還把床鋪整理得

很漂亮，謝嘉兒在那兩、三個來自香港的教員面前，誇獎我整理床鋪的技巧很高，其他人是

學不來的。她既有學問，頭髮又燙得很漂亮，我們都很羨慕她。我們在軍事訓練時，要剪男

生的短髮，雷主任每次演講，都拉我上台，對同學說：「你們看看丁老師的髮型，你們要學學

她呢。」 

 

兩、三年後，我被編去教入伍班，共教了三班，對其中兩班印象特別深刻。第一班是來

自香港的兒童。他們有些被遺棄在街上，沒有人管，後來被兒教院收留；有些因為家裡沒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這裡指將軍繫橫帶於腰，見《戰國策．齊策六》：「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，西有災上之虞，黃金橫帶，而馳

乎淄澠之間。」 
6 此處該為丁女士誤記。兒教院院歌為黃友棣作曲，何巴栖作詞。參考《難忘的歲月》，關爾強編著，中山大學

出版社，2009 年，隔頁。。 



 

 6 

能力照料，被父親送過來。我們有專人保護他們，大半年後便把他們送去韶關，不過這樣做

很不容易，因為路途遙遠。那些香港來的學生，年紀有大有小，大的約十幾歲，小的只有幾

歲。他們年紀相差較大，但我們也沒辦法。一年班時，有兩個老師負責教他們，讓他們先認

識一下兒教院的生活，稍後再教課本內容。學生雖然講廣東話，但帶有不同的方言口音，例

如台山人把吃豬說成「肴」音。 

 

那時院方說我有訓練的知識，便派我去教他們。但我不懂方言，有些學生又常說粗口，7

所以我教得很辛苦。當時我是怎樣處理說粗口的學生呢？他們說一個「叼」字，就要打五十

下；說一個「媽」字，就要打一百下，但不是由我來打，而是叫他們自己打自己。學生打自

己一下後，我就問：「應不應該打？」他們說：「應該！」我希望用這個方法教他們不要說粗

口，後來真的沒那麼多人說粗口了。幾年前，有個學生探望我，我問是誰，他們就說是我的

學生，就是不再說粗口的那個。他告訴我說戒了粗口，不再講了。由於我教好他們，所以雷

主任後來又派我去教那班潮州兒童。那裡情況更糟，因為我雖然是潮州人，但不會說潮州話，

只會聽。那些孩子的父母大都是當官的，但父母無法照顧他們，就把子女送來兒教院。他們

從前吃慣了飽飯，但如今吃不飽，就坐在那裡哇哇地哭，哭得很淒慘！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把

他們安頓好。當時我跟他們說：「如果你們吃不飽，我就跟院長、院主任反映一下，讓院方多

給你們一點吧。」 

 

那時物資供應不足，幸好美國寄來斜布，我們把它做棉襖，送給孩子們。學生穿的多是

草鞋，兒教院有生產部，會織草鞋或生產布鞋。於是學生上身穿藍襖，下身穿長褲，腳穿草

鞋，男女一樣。他們初進院時很頑皮，但經教導後，變得很乖，對我很好。我們老師很不容

易得到一雙皮鞋。這樣想來，在幹訓班時還不錯，我們有錢買布鞋穿。 

 

兒教院的生活是這樣的，早上七、八時起床，我帶孩子們到河邊洗臉，洗完後回來吃早

餐，平日多數吃粥。接著上課，上完課就吃午飯，多吃大芥菜和米飯。我們很少吃肉，兒教

院很久才殺一、兩頭豬，豬的內臟肯定是給學校主任吃的，我們沒份吃。有些學生會埋怨說

為甚麼豬沒有腸的。我雖為老師，但吃、用其實跟學生差不多。 

 

吃完午飯，下午繼續上課，有些生產組的同學會去種東西，直到五點多才放學。六院離

河頗遠，船送米來時，學生負責把米搬回院舍。因為米很重，通常由個子大的學生負責運米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粗口為廣東俗語，指粗言穢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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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時學生既要做功課，又要運米，挺辛苦的。 

 

住宿方面，學生全部住宿舍，男女分宿。老師住的是兩人房，床很矮，沒有床架子的。

學生睡雙層床，有床架子的。我們住宿環境不太好，木虱多得到處爬。兒教院沒有電，我們

每天都吃「燭光晚餐」，晚上要點洋燭。此外，洗澡沒有熱水，所以我們經常帶學生去溫泉洗

澡。那時叫同學下水，男的在一處，女的在另一處。 

 

我的工資好像有一百零五塊，有些老師有一石米，我年紀最小，只有六斗米，全折成金

圓券給我們。工資用光後，買東西便賒帳，但男士不時透支，結果買東西時不准賒帳；相反

女士較有錢，吃東西時可以隨時記賬，待工資發放時再付。那時，我丈夫和同事去合作社吃

東西，全是拿我的本子去記賬。發工資時，我才發現那些紀錄，非常生氣。我丈夫也是六院

的，他教軍訓，大家是同事，我跟他認識了幾年便結婚。雖然我很獨立，有時很主觀，但跟

同事關係很好，人與人之間，你對我好，我就對你更好。 

 

離開兒教院 

在兒教院一段時間後，日本人打到南雄。後來兒教院疏散，我和先生沒有跟兒教院走，

而是和王泉夫夫婦一起跟一六零師走。那時，王泉夫夫婦是我們最好的朋友。1944 年 12 月，

我們一路由三南一路出發。8經過三南大雪山時，由於下大雪，輪胎被吸住了，車不能動。我

們在山上，沒有甚麼衣服穿，大家非常寒冷。記得我們幾個人輪流穿一件棉袍，十分可憐！

山上又沒有水，我們就靠吃雪解渴，沿途會生火煮飯，吃乾糧。幸好那時年輕，我們還能撐

得住。一六零師的馬營長是我大哥的結拜兄弟，我們四人一起上山下山，有時走路，有時坐

車，到惠州後就坐船。那時離廣州已經不遠了。 

 

 1945 年和平後，我跟著一六零師，回到廣州。 

 

回到香港 

我們到廣州時，日本人已經投降了。我馬上回家，那時因為屋子是我們的，所以家人沒

有離開。嘩，見到父親後，發現他的鬍子長了很多。我也見到母親和其他人，但我最疼愛的

侄女瑞珍卻不在了。大家劫後重逢，悲喜交集，又笑又哭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三南指江西省贛州市的龍南、定南、全南三個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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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廣州後，我曾去學校看看，見到兒教院的同事。後來他們也解散了。經同事介紹，

我和丈夫在大登做教員，我做了一個學期。大登的人姓盧，我們在那裡的小學教書，平時則

住在家裡。 

 

我是在和平前一年，即二十五歲時結婚的，1950 年我三十多歲，來到香港。初到香港時，

沒有地方住，幸好遇到一個兒教院的學生。他嫂子做包租婆，9在九龍海壇街承包了一棟樓，

有四、五個房間。那學生介紹我去，我以每月四十塊的租金租了一個房間。 

 

初到香港，只有我丈夫工作。他在金鐘上班，每月有兩百一十元。但香港開銷很大，光

是女兒讀書也要用兩百多元，所以我到工廠學縫衣，幫補家計。工廠的師傅問我會否用腳踏

衣車？10我說以前在家裡學過，他才留我在那裡縫衣。後來我還學會用摩打衣車。11 

 

來香港後，我過著「手停口停」的生活。12不過住在九龍海壇街時，很多香港入伍班的

學生來探望我。那個戒了粗口的學生，便是其一，他現在好像是九龍一家雜貨鋪的老闆。兒

教院的師生關係很好，彼此照顧。當初在香港籌辦兒教院校友會，再聯絡廣州校友，那時我

也有幫忙。那時我們想組織一個團體，大家一起去旅行和聚餐，後來又選了主席和管理帳目

的會計。2009 年，就是兒教院七十周年紀念的日子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包租婆為廣東俗語，即女房東。 
10 衣車為廣東俗語，即縫紉機。 
11 摩打為廣東俗語，即馬達。 
12 手停口停為廣東俗語，指不幹活就沒飯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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